
鳞次栉比的村舍后面，还隐藏着一座省级传统民

居———纸北村古楼。

古楼三间，分上下两层。整座楼用当地烧制的青砖

垒成。一楼正中开一圆券拱门，两边分别有两扇雕花圆

形窗棂，窗户外围用雕刻着纹饰的青砖垒砌。二楼均匀

分布着三个顶部呈圆弧状的窗户。屋内有一木梯可登

上二楼。

村中还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古老房舍，如纸北 556

号黄家的三间南厢房。那飞檐翘角的屋脊，和前檐精美

的砖雕，再加上门口石墩上面的雕刻，无不用它独有的

语言，悄悄地告诉我们庭院主人那些往日的荣光。

院子正中，最醒目的就是南面三间厢房上保存完

好的山墙墀头和照壁上精美的砖雕。

砖雕是古建筑雕刻中很重要的一种艺术形式，是

指在青砖上雕出山水、花卉、人物等图案。黄家的这些

砖雕，风格朴实稳重，图案精致细腻，气韵生动，形象简

练，呈现出一种质朴清秀的风格。

村中先民手中多有宝贝，但大都随着岁月的流逝

而不知遗落何处。

纸北李家原有一个汉白玉鱼缸，底小口大，约有一

米多长、二尺来宽，口径处雕刻着“富贵不断头”图案，

缸身上雕刻有“二龙戏珠”等图案。在动乱年间，此缸数

次险被盗走。最后，只得将此深埋于地底保存起来。

明清时期，纸坊和其他地方一样，匪患猖獗，民不

聊生。村民为了自卫和自保，聚众商议，决定筑寨以抗

匪患。

据清朝《直隶汝州全志》记载，明末时，“和丰乡、仁

政村与纸坊镇鼎峙而三。因居民筑土寨，并三村而围

之，总名纸坊镇。寨方圆约三里余，四门四街，轮流为

市，商贾咸集焉。年久，寨垣倾圮。嘉庆二年，楚匪猖獗，

远近震动。本镇封君李大赠商议重修。捐粟百余石，以

为众倡。于是，人皆乐，轮修筑完，固一时。避难者，咸赖

之。”

完整的寨墙是什么样子？据村中几位老人回忆：他

们小的时候，纸坊街四周的寨墙都还很完整，寨墙基本

呈圆形，将整个纸坊街团团围起，他们童年中的很多快

乐都与这堵高耸的寨墙有关。特别是后来为增加防御，

人们又在寨墙四角增加了四个类似于炮楼的“瞭望

台”，并用白石灰粉刷。一到晚上，四个城门楼和四个瞭

望台里面灯火通明，在那电力还不发达的年代，这一溜

儿灯光，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当时的寨墙高有数丈，寨墙顶部能并排跑两辆大

马车。四面留有可供人出入的寨门，门楼分为两层，下

面供行人出入，上面可作为瞭望。寨门的门板有五指多

厚，第一道大门上用铁皮包裹着，中间加以盖钉，就像

一个布满铆钉的“铁门”。不同于其他寨子的是，寨子的

四个门分别有两道，第一道大门万一被攻破，第二道大

门还可起到防御措施。

为保护村民安全，村子里还组建有护寨队，夜间在

寨墙上轮流巡逻，以防突然来袭的“蹚将”和土匪。在那

兵荒马乱的年景，一堵高高的寨墙成了村民避难保命

的屏障，仿佛两重天，寨外是乱世，寨内是祥和安然。

新中国成立后，匪患平息、国泰民安，寨墙也失去

了它的防护作用。到了 1978年左右，公社给村民第一

次打宅基地时，因为很多新打的宅基地大都处于低洼

地带，村民在修建房屋的时候，将寨墙上的土一点点挖

掉，一车车拉回家，填进了自己的小院。还有村民因嫌

地方小，干脆就将挨着自家院落的寨墙挖掉，将腾出来

的地方当作自家宅基地盖房了。就这样，偌大的寨墙在

悄然缩小，村民小院的地基在慢慢增高，而那堵曾经守

卫了村民安全，也曾经带给很多人童年快乐的寨墙就

这样一点一点地被蚕食变低，直到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今，仅在老铁业社（纸坊农具厂）还残存 200多

米寨垣。留给我们的只有那几乎坍塌的几段土墙，以及

疯长的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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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重地 纸北阎村
文 /图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陈素贞

阎村位于纸坊镇北部，是纸北村下属的一个自然村落。

阎村是汝州古老的文化遗址区，早在 5000年前，阎村一带就出现了较先进的原

始文明村落。因早期有殷姓在此定居，故名“殷村”。由于“殷”与“阎”读音接近，久而

久之，“殷村”被喊成了“阎村”。

据村中老人回忆：阎村最初曾有几家阎姓大户，后期因家道中落，其田园逐渐归

王姓一族所有。解放初期，村子西边还有一片面积约一亩多的坟冢，四周环绕着高大

粗壮的柏树，当地人将这片园子叫作“阎家坟”。

再往西不远，还有一片同样是柏树环绕的“王家坟”。虽然这些坟丘在破四旧时

被推平了，但当地人至今依旧把这两个地方用“闫家坟”和“王家坟”来称呼。

阎村虽然成村较早，但在“趟将”肆虐时，阎村因庄小人少，数次遭到土匪袭击，

人们无法安居，便纷纷舍弃房舍，搬到纸坊北边居住，阎村从此成了一个只有名字而

没有居民的空村。

日本鬼子入侵时，据说他们的地图上只有阎村而没有纸坊。当他们找到阎村时，

发现那里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解放初期，人们在阎村的遗址上，盖了几排简陋的房舍，作为当时生产队的养猪

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纸北人口增长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原有的房舍已经满足

不了人们居住，大队就将阎村养猪场附近的房子分给了纸北的部分社员，另给家中

人口较多的村民在此打了宅基地，无人居住数十年的阎村，这才重新有了村落的模

样。

就这样，或有人从阎村搬迁至纸北，或有村民从纸北搬迁至阎村，阎村与纸北从

此有着剪不断的历史渊源。故而，说到阎村，就不能不提到纸坊纸北。

“纸坊”其名源于明中叶。

当时，韩氏始祖韩香始建造纸作坊，传播造纸技术，乡邻竞相效仿，一时方圆数

里作坊林立，形成了一个繁昌茂盛的商业集镇，自此“纸坊”之名鹊起远播，人们只知

“纸坊”而不知其他。渐渐地，邻近的任政、任和、煤渣圪塔、和粉几个小村，也被人们

合并称之为“纸坊”。

纸坊因地处平原，且临近许洛古道，自古多出大户人家。当时纸北村就有翟家、

卢家和王家三大家族。他们房宅豪华，富甲一方，名震汝州。当地曾流传这样一段顺

口溜：“翟半天，卢一洼，不如王家一块花”，说的就是他们三家的情形。

翟家是当地房产最多的大户，纸北西边街上一溜儿商铺，经营着几乎囊括了整

个纸坊街的生意，而这些店铺，几乎都属于翟家。

卢家洼，也是当地俗语中的一个地名。指的是阎村南面那一片数得着的好地，而

这些优质地块，全部是纸北大户卢家的田产。

“不如王家一片花”中的“花”，指的是当时王家种植的中药材“红花”。红花是一

年生草本，可活血通经，散瘀止痛。在以中药为主的年代，红花的利用价值很高。而王

家当时的土地面积是三个大户中最多的，又全部用来种植中药材“红花”，其收益之

多可想而知。

虽然三家财富富甲一方，然而“富贵无常，忽辄易人”。关于翟家后来的衰败，当

地还流传着一个“鲤鱼上西楼”的故事。

翟家利用店铺经商，生意非常红火，财大自然气粗，做事未免就有些无所顾忌，

家中无论办什么大事，从来不请人挑选合适的“日子”。结果，在一次大兴土木的时

候，不慎将土地庙的一角给撞破了。这一下，就给日后家族的衰败埋下了祸根。

当时村东兴国寺的大殿上，长明灯彻夜不息，每晚方丈都会让小和尚给油灯添

足香油，以保证其燃到天亮。

这天，方丈夜半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四周一片漆黑。便疑心是小和尚克扣了香

油。追问之下，小和尚非常委屈，说他都是按照以前的数量添置的香油，却不知怎么

这几天油灯就是燃不到天亮。

方丈听后，心下暗自疑惑。待夜幕降临，他用一领竹席圈着身体，躲在大殿一隅

偷窥外面情形。夜半时分，静悄悄的大殿上响起了一串沉重的脚步声。方丈透过席子

缝隙向外张望，发现一个白发老者慢步踱到油灯前，用手撩起盏中香油，兀自向头上

涂抹。方丈现身，拉住老者询问其故。老者躲闪不及，只好如实告知。说他是当地土

地神，被翟家人挖土挖破了脑袋，需要用庙中香油涂抹百日方能痊愈。方丈不解，说

你是神灵，怎么不用法术去惩处他呢？土地神摇了摇头，说：“凡事各有定数。翟家现

在正处于兴旺时节，如要惩罚，则需要等到‘鲤鱼上西楼’之时方可。”说完便消失不

见了。这话传到翟家，听者均哈哈大笑，说：“鲤鱼怎能上西楼？纯粹是一派胡言。”

岁月如梭，转眼到了翌年春节前夕。阖家欢聚之时，翟家人也不免杀猪宰羊，烹

鱼炸肉。正在这时，不知从哪儿窜出只大花猫，叼起一条刚炸好的鲤鱼就往西楼窜，

正在烧火的家人见状，来不及思索，抓起手中还在燃烧着的烧火棍就朝花猫扔去。烧

火棍没砸在花猫身上，却不偏不倚地落在了西楼楼道上。那时的楼房大都用木头建

成，这一下，火势借着风势，很快就将整座楼烧成了一片灰烬。

虽然翟家很快筹集了木料等建筑材料欲重建家园，却不料在开工前夕又一场莫

名其妙的大火，将所有建材烧毁，翟家从此一蹶不振，家道逐渐衰落下来。那遗留下

来的残垣断壁，一直到解放初期还伫立在西街那里。

从这个传说故事来看，村人非常相信神灵庇佑，小小的村落自古至今，也修建有

好几座规模大小不一的庙宇。

阎村东南角有个七星庙。78岁的李运炳老人说，

他小时候七星庙还有三间房舍，庙门朝南，里面供奉的

是佘太君和杨继业。

相传，北宋年间宋将杨继业与地方豪族之女佘赛

花在战场搏斗，二人都觉对方武艺高强，互生爱慕之

心。后在七星庙里表达情愫，结为夫妻，并一同抵御契

丹入侵。后人将他们这种争取婚姻自由的勇敢行动和

共同反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编成小说和戏曲，予以

颂扬。七星庙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喜欢，很多善男信女会

到此来求姻缘、求子嗣等。

至于七星庙的创建时代和原有规模，已无记载可

考。只知道在解放初期，七星庙正好处在新修公路的选

址上，因此被拆掉了。

在七星庙对面约六七十米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洪

山庙。洪山庙供奉着当地的“水神”，后来不知何故，只

剩一片废墟。虽然洪山庙已消失，但在当地人的口口相

传中，洪山庙却是一直存在着的。这源自于村中居民的

一个丧葬风俗。

当地人笃信风水，家中有老人去世殡葬，一定要按

照“头枕洪山庙，脚蹬金门口”之方位（即头朝西北、脚

向东南）进行下葬。这里说的“金门口”，指的是黄涧河

下游的一个地段。

当地人传说中，在这个“金门口”旁边，住着一只纯

金的硕大母鸡，带着一群小金鸡，不分白天黑夜地在河

堤上转悠，随时查看黄涧河的水势，发现水大可能会造

成决堤，便会立即将金门口旁边的河堤啄开，将水分流

至荒郊野外，从而保护下游村庄的安全。因为有这只金

鸡的保护，纸坊自古至今从未受到黄涧河水患的影响。

这只金鸡在当地人的传说中，也颇为神奇。据说后

来村上有人起了贪念，趁着暮色苍茫，躲藏在树丛中，

捉住一只小金鸡就跑，结果被母鸡追上，在他腿肚上狠

狠啄了一下。回到家后，他的腿就溃烂复发，怎么也治

不好，直到最后将小金鸡卖掉，换来的钱才算把腿治好

了。

美好的传说总是寄托着人们美好的心愿。其实，当

年水势浩大的黄涧河河水之所以冲不到纸坊，是因为

“金门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段，河岸两侧的地

势陡然升高，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大门”的高地。如果上

游洪水来袭，水位就会沿着地势较低的赵庄，往“金门

口”两侧直接倾泄了。

村子里还有一个规模最大的寺院———兴国寺。

兴国寺全称太平兴国寺，在纸北村东约 300米处。

兴国寺历史悠久，始建于隋朝开皇四年（公元 584年），

后于清道光年间重建。

当时寺院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占地面积约 30多

亩。院内有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观音阁等建筑，

沿南北中轴线位列，东西厢房左右对称，大院两侧各有

跨院，大门外还有一广场，作为集贸市场之用。广场内

呈设有翁仲、石马、石羊等，成对分立左右。据说当时的

规模可与洛阳白马寺相媲美。

有关纸北兴国寺，明清两朝的地方志书都有记载。

另外，从纸北财神庙前发现的一块残旧石碑上，也可清

晰地看出有“汝州大镇纸坊街”“兴国禅寺”“大清”“天

王殿”等字样。

兴国寺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那时战乱频

发，民不聊生。1940年，国民军七十四师进驻纸坊，将大

殿拆毁，剩余遗迹在“文革”期间，又被损毁殆尽。现在

的兴国寺于 2004年 10月重建。

纸北街上，还有一座神奇的火神庙，庙中供奉的是

火神爷。传说这个火神爷有三头六臂，可以天上飞地下

跑，经常化身一个大火球，于夜间沿街神速飞跑。

纸北北门里，还有一座“财神庙”和“龙王庙”各一

间的庙宇。这座小庙始建于乾隆八年，重建于清光绪七

年。庙虽不大，香火却一直鼎盛至今。

行走在村中，不时会看到古老的店铺和木质的门

楼，上面的字号依然清晰可辨。这些传统民居不仅保存

了不同年代的建筑风格，更是承载地方文化的重要载

体。

阎村东几百米处，黄涧河涓涓流过。离黄涧河不远

的土崖下，就是被国务院确定为 67件不可移动的国宝

级的珍贵文物之首———“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出土的地

方。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纸北村第八村民组岳永海、第

十一村民组李跃进、第二村民组李运炳无不惋惜地说，

如果不是当时的无知，说不定还能发现更多更好的宝

贝呢。

1978 年刚过完春节，为响应上级“平河造田”的

号召，全村老少迎着寒风一起出动，对黄涧河河滩进

行治理。在黄涧河西岸起土的时候，人们从挖开的土

层中发现有很多不同形状的陶罐，当时的陶罐是一堆

一堆放着的，一发现就是几个或者是十几个排列在一

起。罐形有尖底瓶、盆、钵等器形，有的还带有盖子。

罐子大小不等，但都是口小肚子大，大都在 50公分左

右。

当时人们不懂得什么文物，以为挖出了什么宝贝，

就将其砸碎，想看看其中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里面

没有发现什么，就期望着下一个会有，就这样，一批珍

贵文物很快就被砸得四零五碎了。

如今，漫步在这片绿油油的麦田中，俯首查看，还

可以看到很多裹挟在泥土中的红陶碎片。

所幸当过兵、做过民办教师、学习过《文物法》的公

社文化站文化干事李建安听说了此事，意识到这可能

是文物，就赶往现场———阎村东距黄涧河西岸 60多米

处一竹园附近，挖出了红、青两种颜色大小直径、高低

不等的陶缸和尖底瓶 13个，其中就有“鹳鱼石斧图彩

陶缸”。

该彩陶缸为红陶砂质，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

的鹳鱼石斧图。该图案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

实生动、色彩古朴优美，极富意境，被学者认定是中国

画的鼻祖。

这个彩陶缸几经周折，最终被认定为迄今中国发

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荣登中国历史博物馆之

神圣殿堂，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 67件不可移动的国

宝级珍贵文物之首，而纸北阎村也随之闻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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